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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渊源

我出生于万荣县荣河镇一个享誉当
地的中医世家——柴氏医家。柴氏医家，
医传四世，崇尚医德，精研医术，泽被乡
里，在山西中医界素有“南柴”之誉。

我的祖父柴继羔，学识渊博，酷爱岐
黄。他虽一生从教，曾历任太原、临汾、长
治、运城等地中学校长（山西名胜隰县

“小西天”题额即其遗墨），但从教之余，
耽于医典，手不释卷，热心仁术，常为人
诊治。退职后，他与当地伤寒名家谢总
伯、温病名家周紫薇等交往密切，切磋医
道，专心于医。每遇疑难病症者求治，辄
能应手取效，其学问与医道为人称道。

父亲柴浩然，主任医师，首批全国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
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对中医
经典熟诵如流，临床上善用经方，融通百
家，对各种外感热病及内、妇科疑难杂
症，造诣独到，学验俱丰。著有《中国百年
百名中医临床家——柴浩然》《柴浩然医
论医案集》《柴浩然墨迹》等书传世，在晋
颇受广大患者尊崇。

我的兄长、姐姐、表兄均从医，在各
自的专业领域，埋首临床，刻苦钻研，著
书立说，硕果累累。柴氏医家第四代已有
五人毕业于中医院校或在攻读硕士学
位，有的已从事中医临床。

从我记事起，每天看到的就是各种
各样的患者，川流不息地慕名来请父亲
诊治。那时在乡村不分什么医疗场所，即
便是下班回到家里，登门求治的患者仍
是接踵而来、络绎不绝。父亲从不厌烦，
热心、耐心、静心、精心地为每一个患者
诊治，常常耽误休息和吃饭。

所以我从小所处的家庭环境很特
殊，眼里看到的都是人们对中医的尊重
和信任，耳朵里听到的都是患者对中医
独特疗效的感受和赞誉，还经常看到患
者痊愈后到家里致谢，说没想到多年的
病父亲一副药或几副药就给治好了等。

这些零零星星的印象在脑子里不断
积累，自己便渐渐有了一个信念：中医能
治病，中医能治好病，中医确实是对老百
姓的健康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那时，根据国家政策，当地卫生主管
部门举办“中医学徒班”，一个班30名学
生，父亲直接带教17名徒弟，包括我的大
姐、大哥、表兄等。徒弟们对老师的那份
虔诚和尊重，对中医学习的那种求知若
渴的态度，以及他们时常传递着在跟师
期间看到的一些奇特疗效和独特感悟，
再加上患者看病时敬仰渴求的特定情
景，这些儿时身临其境、深刻而强烈的感
受和记忆，不断地重复，让我的脑海里逐
步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中医疗效这么
好，中医的地位这么高！

柴氏家族有崇德尚文的传统，大多
从事医疗或教育职业，被乡亲们誉为“世
代书香门第”“礼仪之家”。逢年过节，走
亲串门，聚在一起谈论的都是中医临证
或治学等专业方面的话题。

父亲力主在精力充沛、记忆力强的
青少年时期要尽量多背一些书，除了浅
显的入门读物外，对“看家”的经典著作
如《内经选读》《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必

须熟诵如流，所谓“熟能生巧，巧则寓
妙”，临证才会“起点高”“悟有翅”，圆机
活法，左右逢源，终身受益不尽。他曾严
厉地对徒弟说：“谁学不好中医经典著
作，这辈子就别想端起中医这饭碗！”

自幼受家庭氛围的熏陶，又有父亲
这个活生生的“中医榜样”，加上前来看
病的乡里乡亲见了我都鼓励说要好好继
承父亲的医术，这些因素潜移默化、渗透
浇铸、濡养滋润，中医的种子慢慢扎根在
了我的心灵深处，中医的基因慢慢融化
在了我的血脉之中。我立志做一名像父
亲一样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中医，救死
扶伤，服务百姓，亦可为己安身立命。

从那时起，每天勤读默记，专心致
志，不论寒暑，从不间断。我学习的主动
性很强，即使下地参加劳动，也要往手背
上、胳膊上写几首方歌或几段经典条文，
有空就背，干着念着，在汗水浸没字迹之
前，我就已经熟诵于心了。

艰辛升学

1972年，或许是父亲救治无数，德泽
深厚，或许是我立志学医，精诚所至，命
运之门意外地为我开启了一条缝隙，透
出一丝光亮，给了我一次升学的机会！

因为高超医术，那时找父亲看病的
人很多。经常有病人和家属叮嘱父亲，一
定要把自己的医术传承下去。有一次，一
位首长家属来复诊调方，正好碰见我从
村林业队干活回家，当了解到我一边在
农村下地干活，一边业余学习中医，因为
家庭出身不能正常上学的情况后，回县
城后就立即建议县里按照政策，推荐我
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学。

当时运城卫校正在招生，竞争相当
激烈。如果能上卫校，对我来说那时的心
情不亚于现在考上大学。推荐只是有了
资格，要真正上学，还须经过文化课考试
和政治审核，然后择优录取，但最后还是
因名额太少而遗憾落选。

后来山西省中医学校又到运城招
生，只有十几个名额，而我能争取的名额
比例仅占0.5%。由于个人出色的表现和
对中医深深的热爱，加上山西省中医学
校来运城招生的负责老师了解到我是当
地有影响的名医子弟后，反复向学校请
示、说明，最终我被山西省中医学校录取。

山西省中医学校当时与山西省中药
材学校合在一起，学制两年。因为我有近
两年在家学习的经历，在学校我尽可能
多学习掌握中医知识。渴望学习的不易，
学习机遇的难得，客观环境决定了我再
没有退路可走，只有这一条路：就是当个
中医大夫！在学校里，我非常努力，勤奋
学习，吃苦在先。一次，在双塔东街挖防
空洞劳动中，我闯在前边，不怕苦不怕
累，两三天干下来，厚厚的棉裤两膝盖处
都被磨破了。入学一年后，我加入了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心里感到特别欣慰！

由此，我正式踏上了不断求索的中
医之路。

初涉临床

1974 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原河津
县医院中医科工作。当时，中医科连我在

内只有三名中医。
一位是老中医吕雍斋先生，当时已

经67岁；还有一位是出身于河津中医世
家的丁光祖医生，当时50多岁，其父丁振
铎与施今墨有交往，在河津名气比较大。
与两位老先生对面而坐，各自接诊，我学
到了不少临床经验。

门诊患者少，我就主动进病房，观察
患者，寻找中医诊治的机会。那时，医院
下乡任务特别多，每次我总是主动要求，
积极争取参加下乡。在乡下，可以很容易
接触到许多渴求救治的患者，内、外、妇、
儿各种各样的病证都能见到，让我能学
有所用，得到更多的临床实践机会。

老百姓知道我是中医大夫，这个让
看，那个让看，看了都要开方。我凭着从
小家庭的耳濡目染和两年学校专业教育
的基础，在那里赢得了一批患者的称赞
和信赖。

与此同时，我按照父亲的指点，从经
典入手，坚持学习提高，继续夯实中医基
础。下班没事，或上班前，就拿着书在医
院后边的半坡上狠劲去读去背，到乡下
一有空闲就见缝插针，手不释卷。偶尔回
家，便趁机向父亲请教临床中遇到的疑
惑。老父亲的指导常常是要言不烦，启发
点拨式的，每每使我有豁然贯通之感。

就这样，我凭着一点点的努力，很快
在门诊上打开了局面，每天点名找我看
病的患者就有十多个。一个刚出校门的
年轻人，能在两位老前辈面前取得这样
的成绩，实属不易。

有一次，我在河津县清涧公社下乡，
了解到一个黄疸型肝炎患者，人们怕传
染都不愿意接触，我就主动前去诊治。经
过认真辨证，我辨证为湿热黄疸，就开了
栀子柏皮汤加茵陈，或叫茵陈栀子柏皮
汤。药味很少，组方简洁。患者先后吃了
十几副药后就好了，高兴地说：“没想到
这么便宜的药治好了我的大病！”

在河津县樊村公社东光德村下乡
时，房东大娘70多岁，经常胃疼，从25岁
开始，隔三岔五，疼了几十年。一次，正
好碰上老太太病犯了，就请求我给治一
治。经过四诊辨证，我认为病程几十年，
久病入络、久病致瘀的病机是存在的，当
时开了处方。老太太吃了几剂中药后，
疼痛很快缓解，以后竟然再没疼过。老
太太整天喜不自禁地坐在门口，见人就
夸赞我的医术高，把她几十年的老毛病
治好了。

广师名家

1979 年，转眼我在河津医院从事中
医临床已经6个年头了。这一年山西筹备
成立山西中医学院，因师资短缺，省卫生
厅决定设立一个中医师资班，从全省在
职中医药人员中招30名学员，带薪学习，
入学考试主要考中医经典和医古文。我
看准了这个提升的机会，一边在门诊上
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备考。

1980 年 5 月，我如愿以偿考入山西
省中医师资班。该班课程设置以经典为
主，配有医古文、哲学等，不学普通课程。
任课老师大都是在省内外有一定声望的
名家。如贾得道讲《内经》、李茂如讲《中
医各家学说》、朱进忠讲《伤寒论》、王淑

恒讲《金匮要略》等。其间，我初步将自己
在中医临床与学术上的研究方向定位在
方剂学上。

1982 年 7 月，我利用师资班临床实
习的时间，又想方设法参加了北京中医
学院举办的全国方剂学师资班的学习。
该班由全国方剂学名家王绵之教授主讲
100余学时。我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机遇，
如饥似渴地学习，点点滴滴地领悟。

因为有6年的临床实践做基础，加上
王绵之教授启发点拨式的教学，我的学
习不是被动地、囫囵吞枣般地接受，而是
研究式碰撞、思考、共鸣，体会较深，收获
颇大。其间，我不忍错过每一个求知的
良机，还聆听了全国著名中医大家刘渡
舟的“伤寒论”、赵绍琴的“温病学”、任应
秋的“内经”、钱超尘的“医古文”，以及王
渭川、程士德等教授的专业课程，一有机
会就到这些名家的门诊临床实习。北京
一年的学习，使我学术视野得到拓展，理
论水平明显提高，临床见识得以深化。

1983年8月，省中医师资班毕业后，
由于种种现实因素，我调入运城市卫生
学校，开始从事方剂学教学。这一年，我
亲自出面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赵绍琴教
授及其研究生谢路，莅临运城地区温病
学习班主讲“温病学”100个学时。其间，
我请益问难，和他们在思想和学术上都
进行了交流，启迪良多。赵绍琴教授知悉
我的处境后，给我详细讲述了其父由普
通御医升为院判的曲折经历，并给我题
写赠言“但行善事，莫问前程”。这句话成
了我人生和从医路上的精神明灯，不断
指引和激励着我，也让我养成了“只管攀
登不问高”的性格特征。

在卫校任教一年后，我得知南京中
医学院要举办一个学期半年的全国方
剂学师资班。南京中医学院，我仰慕已
久，那里云集着一批在全国享有盛誉的
中医名家，也是方剂学研究的一个学术
重镇，求知的渴望再次撞击着我的心
扉！通过了书面入学考试后，我就积极
说服校领导，争取到了这次学习机会，
1984 年 9 月得以顺利入学。

入学后，除了规定课程学习外，我
主要跟随李飞教授开展方剂配伍方法
的专题研究。李飞教授对我非常赏识，
给我下任务、压担子，每周还请我到他
家里交流，平时偶尔还亲自到学员宿舍
送水果之类的看望我，对我关爱有加，
结下一段难忘的师生情谊和学术之缘。
此后一直到离开学校的五年时间内，我
与李飞教授书信往还，切磋学术，受益
匪浅。

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关键其实只有
几步。由于自己受客观环境限制，所以没
有非分之想，不存分外之思。因为你想做
什么都没有可能，剩下的就只有努力学
技术、学本领、练内功，作为生存之道、立
身之本。几次遇到好的进修机遇，也恰恰
是因为啥也不能想，啥也不敢想，才会让
自己静下心来，抓住机遇，心无旁骛地成
就一番事业。感恩祖辈，感恩社会。

（作者柴瑞霁，师承其父柴浩然，曾
系运城市中心医院中医科省优专家，全
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指导老师。）

“只管攀登不问高”
河东大地，表里山河，人杰地灵，从古到今诞生过许多杰出医家，万荣柴

家便是其中闪光的一支。名著杏林的柴瑞霁先生生前曾写文章《柴氏医家，医
传四世》在《中医书友会》刊发。文中有不少感人肺腑的故事，彰显了河东中医
的精神追求与德行操守。在此，特摘要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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